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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与疫情风险的应对

边燕杰 缪晓雷 鲁肖麟 马旭蕾 郭小弦

摘 要 新冠肺炎疫情是风险社会特征的集中体现。最新调查数据显示，社会资本作

为有效的社会机制，能够通过提高感染知情程度、扩大公众的困难解决途径、调整人们的心

态，帮助人们保持身体健康、维持常态生活、平稳渡过疫情。模型分析表明，以关系互动紧密

性为特征的内聚社会资本的防疫作用是直接、正向、稳健的，而以资讯来源异质性为特征的

外联社会资本是补充性的，其作用是间接、不稳健的。尽管疫情期间的居家隔离切断了人们

的物理联系，但信息时代的社会资本通过线上社交打破这种隔离，帮助人们保持核心关系圈

的紧密互动，维持广泛联系渠道，避免了风险社会中个体化的危害①，在防疫和抗疫过程中发

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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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底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截至2021年3月下旬已导致全球范围内超过1.2亿人感染、270多万

人死亡，引发了健康危机，给社会生活造成了三大困境。第一，人们的日常联系和近距离交往催发病毒

快速传播，而医疗卫生专家系统在疫情暴发初期无法提供疫苗和特效药，使大多数人口不得不直面感染

新冠肺炎的风险，生命健康受到一定程度的威胁。第二，疫情暴发期间的物理隔离使得人际联系和社会

支持被迫中断或受阻，个体化趋势空前加剧，致使相当一部分个人和家庭难以维持常态生活。第三，惯

常的生活秩序被陡然打破，疫情的不确定性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情绪，驱使人们进入普遍的焦虑状态，如

何保持积极心态来应对和调适疫情也成为人类面临的极大挑战［1］（P129-135）。

我们认为，应对和调适疫情造成的三大困境，是摆在人类个体和集体面前的普遍性问题。人际接触

和大众聚集是疫情传播和暴发的社会条件，疫情暴发后居家隔离等措施切断了家庭成员与外界的物理

隔离，有效控制了疫情的恣意蔓延。与此同时，家庭内外的亲情网络、友情网络、社区网络为人们提供情

感支持，帮助人们减少心理压力，提高防护意识，加强防疫行为，从而有效避免感染，保持身心健康，平稳

渡过疫情。换言之，人际社会联系及嵌入其中的社会资本是一柄双刃剑：它既会在人类未知状态下导致

疫情传播，又能在人类已知状态下发挥正能量，成为应对和调适疫情风险的有效社会机制。本文关注后

一种状态，研究居家隔离条件下社会资本对于抵御疫情风险的积极作用。我们首先分别梳理风险社会

和社会资本理论，进而就社会资本的作用，用最新调查数据检验相关研究假设。

一、风险社会与疫情

本文运用风险社会的概念和理论来讨论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本节主要阐述风险

① 个体化是指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个人越来越脱离群体联系和制约的一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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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基本特征、风险社会的个体化危害、疫情风险分配的理论逻辑与现实等问题。

（一）疫情的风险社会特征

风险社会的概念由贝克于1986年首先提出［2］（P1-43），之后经由道格拉斯、卢曼、吉登斯等学者的进

一步阐释，将其上升为全球化条件下当代社会问题分析的核心理念。这些学者使用此理念全面批判和

反思现代性，倡导通过制度创新来规避风险困境，设置预警机制，增强人类对风险的控制能力。在我国，

自2003年非典肺炎疫情发生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风险社会的视角开展灾害研究，讨论灾害的来源

和后果。有学者提出了中国已经进入高风险社会的论断［3］（P14-20），也有学者主张区分中国风险社会与

世界风险社会，认为中国风险社会的形成和运行逻辑具有结构和文化特殊性，不同于贝克等人提出的风

险社会研究范式［4］（P46-51）。风险社会理论中的若干判断，有助于我们把握当今新冠肺炎疫情的风险社

会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风险的全球性。现代社会是不同区域之间普遍联系、充分沟通、广泛交流的全球化体系，跨越

民族、国别、经济体等界限，所以一旦某地区发生风险，就有可能影响全球。二是风险的人为性。当代人

类处于“社会化自然”的生存状态之中，所发生的灾难与人类的行为决策紧密相连。一些利益集团做出

的错误、失据、后置的应对决策往往恶化灾害后果，人为地加重了风险。三是风险的有限可控性。风险

的全球性和人为性预示着风险的永久性特征，无法根除，但人们可以通过知识的力量预估其态势和后

果，降低其影响程度和影响范围。四是风险的双重性。风险是负面的，但它同时又衍生了各种机会，扩

大了人类的可选择性。可以肯定，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了人们生活的惯常秩序，也改变着人们的生

活方式。

（二）疫情风险中的个体与个体化

个体是风险的最终承担者，现代社会的个体化特征加剧了风险的灾难性后果。所谓个体化，是指个

人独立性和主体性的相对上升，人们归属的社会群体，无论是性别、种族，还是社会阶层，都变为失却了

实质意义的空壳结构，成为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现代性问题［5］（P23-33）。当个体而不是集体，变成面

对风险的主体，个体化的趋势成为风险社会的动力机制，整个人类社会就进入了风险社会时代。

个体化令个人脱离了家庭、集体等结构性束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选择权。与此同时，个人也日益

成为一座座孤岛，失去了社会支持系统。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家庭和宗族是人们的生存依托，而到了现

代社会，人们从依赖熟人的社会支持转变为依赖社会保障体系，从相信直接经验转变为信任专家系统。

而当疫情这类重大风险突然暴发，社会保障体系来不及作出紧急响应，专家系统也未能及时提供有效的

药物和疫苗时，不确定性急剧增加。于是，每个个体面临重大的生存问题，生存安全感丧失，焦虑恐惧感

增加，引发了吉登斯所谓的“本体性焦虑”现象：由于惯常秩序的消失、失灵或崩溃，人们产生了始终伴随

日常生活的一种焦虑感，这成为个体生存的一般状态［6］（P183-193）。疫情发生后，尤其是在与外界隔离

的状态下，物理隔离、停工停学等措施打破了惯常生活秩序，人们对于疫情何时能得到控制、生活何时恢

复常态、经济何时复苏等毫无把握。广泛的焦虑、恐惧、不安、怀疑与风险相伴而生，无从消解。在社会

生活的惯常秩序被彻底打破，新的秩序尚在建立的时期，人们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来调整自己的行为，

调适自己的心态。

（三）疫情风险分配的理论逻辑与现实

在风险社会中，风险分配又遵循怎样的逻辑呢？基于贝克的理论，风险分配具有均等化倾向。但均

等化是一种理论想象，其所谓的“财富分三六九等，而烟雾则一视同仁”只是理论逻辑中的可能趋势，并

不能概括全部的社会现实。事实上，贝克自己也承认，风险的分配与财富的分配存在很大的重叠，它们

都附着于地位结构，但与财富分配的逻辑正好相反：社会地位越高，财富越多，风险越小。这就是说，财

富在社会上层聚集，而风险在社会下层泛滥。

上述理论判断在疫情中具有重要的行为涵义。首先，疫情风险本身存在群体差异。疫情来临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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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经济地位偏低的群体被迫外出采买维持生计，可能更多地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承担着更高的风险。而

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则拥有更多躲避或远离灾难的机会［7］（P109-114）。其次，应对风险的能力也

存在差异。疫情中能否及时买到防疫物资、生活用品，都会导致个体和家庭在抵御灾难的弹性、应对风

险的能力上存在差别。最后，对于风险的认知水平存在主观差别。对于疫情的认识、对于防疫和抗疫能

力的掌握，都会导致防疫行为和防疫效果的最终差异［8］（P1-14）。

事实上，疫情风险的分配并非均等化，而是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造成差异的因素存在多种维度。

除了传统的收入、财富等经济资本之外，已有文献还发现了以文化教育和专业知识为基础的人力资本在

风险认知、规避、抵御等方面所产生的差异性［9］（P191-208）。此外，已有研究开始关注社会资本与灾后恢

复的关系，其中的重点是关于社会资本对于灾后恢复的作用［10］（P164-187）［11］（P76-83）［12］（P214-237）。那

么，对于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社会资本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二、社会资本与疫情

为什么社会资本能够成为防疫和抗疫的社会机制？在这一小节，我们首先阐述社会资本的理论意

义，然后剖析社会资本的多重功能，最后区分两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即内聚社会资本和外联社会资本，分

别讨论它们在应对疫情风险时的作用。

（一）社会资本的理论意义

虽然贝克和吉登斯都认为个体化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但与个体化相对应的人际联系性，则是从

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

和。这就是说，联系性是人的社会性本质。这一理论判断，在社会学领域不仅促进了社会网络分析学派

的形成和发展［13］（P467-487），而且催生了社会资本概念和理论。社会资本是当代社会科学的重要分析

框架，也是克服个体化与风险社会弊端的重要社会机制。

社会资本理论有其形成和稳定发展的过程。早期学者指出了社会关系的资源和资本性质，将其解

释为个人经济回报的社会环境质量［14］（P153-186）。直到20世纪80年代，社会资本的联系性本质得到了

学者们的普遍认同。布迪厄提出，社会资本是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及蕴藏其中的显现和潜在资源的总

和［15］（P241-258）。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发源于紧密联系的社会关系网络，有益于创造人力资本的积

极社会结构［16］（P95-120）。林南从社会结构与行动者的互动视角提出了广为学界所接受的定义：社会资

本是嵌入人际社会关系网络、为满足行为目标而动员的社会资源［17］（P18-27）。这些经典理论都说明，人

际联系性是社会资本的必要前提，人际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本的结构基础，社会资本嵌入于人际联系

之中。

社会资本存在于集体和个体两个层面。帕特南认为，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基于普遍互惠机制（gen‐

eralized reciprocity），对于集体内部全体成员都有效，是一种维护集体利益、实现集体价值的一般社会资

本［18］（P133-148）。而个人层面的社会资本是基于特殊性互惠机制（specific reciprocity），以人际交往为边

界，以社会交换为目标，它能带来交换双方互利互惠的内部性，但也产生了排斥他人参与的负面外部性

效应［19］（P1-22）。在围绕疫情的社会学研究中，已有学者从集体层面分析了社区的作用［20］（P1-26）。本

文关注个体层面的联系性对人们有效抵御疫情风险的正向作用。

（二）社会资本的多重功能

以联系性为本质特征的社会资本能够激发社会内部抵御风险的能力，帮助个体有效应对疫情挑战。

从防疫和抗疫的分析目标出发，社会资本的四大功能特别值得重视。

一是信息传递功能。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聚集的复杂关系网络，也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

社会。国家、组织、个人只有及时获得非重复性的充分信息，才能做出正确决策，采取理性行动，成功应

对风险和挑战，这就需要依赖社会网络的信息传递功能。特别是在信息不对称的竞争场域，弱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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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结构洞网络的信息桥作用不可或缺，并在中西方社会都被经验数据所证明［21］（P1-40）［22］（P66-99）。

二是人情帮扶功能。如果说信息传递发挥着浅层的、非目的性的交换功能，那么人情帮扶功能往往

是深层的、目的性的互惠交往，其直接后果是资源的交换和行为目标的达成。研究表明，人情帮扶是频

繁发生的，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人们由于资源短缺而不能凭借一己之力实现行为目标时，就会

通过情感、信任、面子、送礼等机制求助于亲友和熟人，而在长期的人际交往中，求助者和施惠者又会转

换角色，达到社会交换的均衡状态［23］（P944-974）。人情帮扶虽然是中国人关系网络的一个突出特征，但

其现象遍布全球各个文化体和经济体［24］（P1-22），只是存在分布集中程度和影响程度的差别，其影响分

为正负效应两个方面。

三是社会支持功能。这是社会资本的信息功能和人情功能的落脚点，是社会网络成员之间互惠交

换的内容和结果。社会支持可以分为情感型和工具型，前者来自亲密关系纽带，在应对生活压力和身心

健康方面发挥情感支持作用，而后者来自更为广泛的社会交换网络，在应对资源短缺、生活紧张等困境

中发挥工具性支持作用，如协助解决择校、就医、求职、借贷等问题。

四是灾害救助功能。当灾害不幸发生，常态条件下的社会支持功能就转化为目标明确的救助功能。

在西方国家，参与灾害救助的志愿者、社工、企业、非盈利组织，往往已与受灾群体建立了社会网络，在灾

情期间开展后果评估、紧急救助、物资供应、情感支持等各种服务。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政府是

灾害救助的主导者，但是群众自组织也是不容忽视的力量，特别是在灾后社区重建中发挥重要作用。受

灾居民在灾后恢复期间可利用社会网络资源，特别是强关系网络资源，获得正式和非正式支持，从而更

快更好地恢复正常生活［11］（P164-187）［12］（P76-83）。

（三）内聚社会资本与外联社会资本

帕特南概括了社会资本的内聚功能和外联功能［18］（P76-113）。内聚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

表明一个群体内部、社区内部或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联系程度越紧密，则人际信任程度越高，合作精神

与认同越强，公共参与越积极，从而形成较强的内聚力。外联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是指群体

之间、社区之间、组织结构之间的联系程度，可以从信任、合作、互惠、回报等维度来确定外联社会资本的

质量。帕特南认为，一个有效运行的社会应该是内聚社会资本和外联社会资本都强的社会。

我们认为，在疫情暴发期间，无论个人还是家庭，如果拥有这两类社会资本，就能较为积极地应对疫

情，较为顺利地渡过疫情。疫情中的内聚社会资本主要体现为以家庭为中心的核心关系网络，在共同防

疫时的交往紧密程度。人们的亲密关系包括配偶/伴侣、其他家庭成员和交往特别密切的亲朋好友，它

是个人核心网络的主要成分，其功能就是增加沟通、促进和谐、发挥群体内部凝聚力。已有研究表明，内

聚社会资本有利于促进良性的家庭互动［25］（P1-18）。当然，人们物理隔离期间长时间与家人相处，互动

频繁不免增加摩擦，产生矛盾和冲突。所以，如果内聚社会资本有较高的存量或增量，不但可以抑制和

减少消极互动，还能增加家庭成员间的相互关照和支持，以积极的姿态调整个体行为，应对疫情的种种

变化和后果，平稳渡过疫情的艰难时期。

外联社会资本在疫情中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从个人和家庭层次来分析，疫情期间的外联社会

资本是通过保持和拓展弱关系网络来实现广泛交流和资讯沟通的目的，特别是关于疫情的资讯沟通。

在信息时代，拓展性的人际关系包括熟人和网友，还包括人们与之交换信息但不甚熟悉的其他人，被称

为弱关系纽带，其作用是外联社会资本。研究表明，弱关系纽带可以跨越社会群体和其他结构边界，有

效地传播非冗余信息。在疫情大流行的艰难时刻，通过外联社会资本获得关于疫情的及时、多样、非冗

余的信息，能使人们保持警觉、了解实情、增加信心，以理性的平常心态面对疫情变化和意外后果。因

此，资讯沟通渠道和内容越广泛，人们的防护行为就越有效，平稳渡过疫情的几率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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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假设

如前所述，疫情暴发后个人和家庭也将面临三大挑战。一是避免感染、保持健康的挑战。这不仅包

括感染病毒的风险，同时还包括因物理隔离和社会孤立而导致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二是应对困难、维

持常态的挑战。疫情暴发后人们面临防护物资紧缺、生活用品匮乏、无法正常工作等困难，日常生活受

到影响，难以维持常态。三是调整心态、平稳过渡的挑战。疫情直接威胁了人们的本体性安全，使人们

产生焦虑、恐惧、不安的心理，人们需要积极应对，保持平和乐观的心态，才能平稳渡过疫情。对于社会

资本的四个功能而言，信息传递是人际关系普遍联系的基本表现，人情帮扶、灾难救助、社会支持等功能

则在疫情背景下起到重要作用。我们认为，社会资本是人们战胜三大挑战的有效社会机制，下面分别加

以阐述。

第一，社会资本的帮扶功能是避免感染、保持健康。社会资本促使人们锻炼身体、增强健康状况，这

已得到广泛的数据支持。从信息传递功能看，社会网络可以在风险和灾害发生前后发挥加快信息传递

的功能。关于疫情的资讯沟通越广泛，人们应对疫情的信息和知识就越丰富，越有利于增加有效的自我

防护行为。因此，社会资本有助于个体有效防护，降低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从人情帮扶功能看，在居

家隔离期间，与家人、密友的良好互动和相互关照是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社会资本可以通过民间借

贷、亲友间转移支付等方式，对医疗资源的获取和人们的保健行为发挥正向作用。可以预见，在疫情期

间，社会资本既能通过亲密关系圈提供关爱支持和实际帮扶，也能通过广泛沟通提供异质性的信息资

讯，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个体避免感染、保持健康，因此我们提出保持健康假设。

假设1（保持健康假设）：面对疫情风险，社会资本有助于保持个体的身体健康。

第二，社会资本的救助功能是解决困境、维持常态。在现实层面，内聚社会资本在疫情风险中为个

体提供紧急援助的安全网，发挥着人情帮扶和灾难救助的重要功能。在中国，很大一部分的社会保障和

照顾任务由家庭所承担。由于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特征，家庭的概念和范围延伸得更广。中国社会的

内聚社会资本因其有较大规模的拟亲情化网络、更强的互惠义务和稳定性、更高的功能复用性［26］（P107-

113），在面对疫情危机时能够更好地分摊风险、调配资源，提供实际的支持。对社会资本与灾害的相关

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可以为受灾者提供物质和心理上的支持。可以预期，内聚社会资本能够缓冲个体化

带来的弊端，避免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为风险应对提供资源，减少个体的实际损失，因此我们提出维持

常态假设。

假设2（维持常态假设）：面对疫情风险，社会资本有助于个体解决困境、维持常态。

第三，社会资本的支持功能是帮助人们调整心态、平稳过渡。疫情的泛滥和物理隔离打乱了生活秩

序，阻断了社会联系，带来的恐惧、焦虑、无助等负面心态严重时会导致个体被社会孤立。已有研究证明

了社会孤立的严重后果：它会造成健康状况、主观感受、幸福体验的大幅下降。大量研究证实，社会资本

的社会支持功能表现为抑制消极心态和减少社会孤立［27］（P240-248）；社会联系越充分的个体，健康程度

越高，幸福感越强［28］（P1-22）。社会资本在困境中帮助人们调节情绪、应对压力、保持心理弹性，其中家

人、密友所提供的相互关怀和情感支持最为重要。同时，关于疫情的及时、多样化、非冗余的信息，既能

使人们保持警觉、了解实情、科学防护、降低感染风险、保持身体健康，又能使人们减少对不确定性的感

知，以理性、平和的心态来面对疫情风险和意外后果。当曾经的社会联系因物理隔离而不可避免地受到

影响时，信息时代的人们转而通过电子通信和社交媒体来打破这种隔离，用“增距社交”来保证物理隔离

的实现，同时避免社会隔离。简言之，内聚社会资本和外联社会资本均有利于激发有效的防护行为，提

升个体健康水平。因此我们提出平稳过渡假设。

假设3（平稳过渡假设）：面对疫情风险，社会资本有助于个体调整心态、平稳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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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研究设计

实证研究设计的目标是获得和分析相关数据并检验研究假设。新冠肺炎疫情排除了入户面访的可

能，因此笔者采用微信用户调查的方式，使用线上问卷的形式收集数据，概念测量和问卷长度必须考虑

通过手机回答问题的情形制约，我们的相关研究设计如下。

（一）调查设计与实施

本课题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全国进入严格防疫、全民抗疫背景下做的研究。由于疫情期间

的物理空间隔离，传统的线下入户调查已经无法实施。因此，我们通过“调研家”数据收集平台开展线上

调查，于2020年4月23、24日两天连续线上推送，被访者通过手机终端的微信软件接收问卷并填答。最

新数据显示，我国微信的活跃账户约为11.5亿个，占全国人口的82%［29］。“调研家”的样本框拥有全国城

乡最为活跃的微信用户3万人，平均年龄30岁，教育程度偏高。调查的目标问卷为3000份，有8019位被

访者填答了问卷。针对线上调查的天然缺陷，如机器人答题、答题不认真和答题疲倦等，我们在问卷中

设置了质量控制环节，严格筛选合格样本。最终收集到有效问卷3009份。

问卷主要询问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高峰时期的居家隔离状况。根据疫情发展的时间线——2020年

1月20日钟南山院士通过央视确认新冠病毒“肯定是有人传人”现象，直至同年2月末3月初，疫情得到

有效控制，全国各地开始平稳有序地复工复产①——因此，本次线上调查要求被访者填答自己在1月21

日至2月29日期间的情况，该时间段对于调查疫情期间的居家隔离情况和社会交往情况有很好的代表

性。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表

变量

因

变

量

自

变

量

控

制

变

量

感染知情

健康变化

困境解决

家庭关系

积极心态

幸福感变化

关系交往紧密性

资讯来源异质性

性别

年龄

年龄平方项/100

隔离效果

样本量

3009

3009

3009

3007

3009

3009

3009

3009

3009

2998

2998

3009

均值

0.24

0.80

1.32

0.87

1.69

1.26

12.32

2.83

0.50

29.08

9.01

4.33

标准差

0.42

0.40

0.65

0.33

0.60

0.70

2.81

0.96

0.50

7.45

5.04

1.01

测量说明

知情=1，不知情=0

保持健康=1，

健康下降=0

最小值=0，最大值=2

无变化=1，紧张=0

最小值=0，最大值=2

最小值=0，最大值=2

最小值=0，最大值=15

最小值=0，最大值=4

男性=1，女性=0

最小值=16，最大值=66

最小值=2.56，

最大值=43.56

最小值=1，最大值=5

变量

教

育

程

度

职

业

家

庭

年

收

入

高中及以下

大学

（含大专）

研究生

雇主

白领

蓝领及以上

无业

<6万元

6-12万元

12-20万元

20-30万元

>30万元

样本量

658

2138

213

336

1190

965

518

610

836

625

542

396

百分比

21.87%

71.05%

7.08%

11.17%

39.55%

32.07%

17.22%

20.27%

27.78%

20.77%

18.01%

13.16%

（二）变量设计与描述

首先是因变量。本次研究的因变量是人们对疫情风险的应对与调适，包括三个方面，每个方面分别

设计了2套题，产生了如下6个变量。

感染知情。截至调查时点的2020年4月24日，全国的感染人数是84324人，每10万人口中约有6人

感染，感染率极低。但是，如果被调查者的家庭、居住社区、熟人网络里，哪怕有一人不幸被感染，即使是

①本文所引用的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相关报道，均来自官方主流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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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感染者，都会引发人们的警觉和担忧，引发行为调整，因此感染知情进入了本研究的关注范围。为

此，问卷中设计了4道题，分别询问被调查者、他们的家人、居住社区、相识人网络，是否有人成为感染者

或者疑似感染者。四题汇总形成感染知情变量，表1显示有24%的被调查者处于感染知情状态中（均值

=0.24），即每10万人有2.4万人是感染知情者，知情率远高于感染率。

健康变化。此调查使用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自评健康量表，关注自评健康在疫情期间是否发生

了变化。为此，我们设计了如下题器：“疫情期间您的健康情况是：显著降低、降低、无变化、提升、显著提

升”，初始分析表明“无变化”选项为众数，占58.8%。我们更关注健康状况在疫情期间是否下降。为此转

化为二分变量，上升和无变化占79.8%，下降占20.2%，可见疫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困境解决。疫情期间的生活困境表现在食品购买、生活服务、子女教育、老人抚养等方面，有的家庭

还面临就医难、药品供应不及时、营养品短缺等问题。那么，如何解决这些困境？根据个案观察和深度

访谈，我们发现困境解决过程中存在线下交流途径和线上交流途径的差异，因此设计了2道题分别询问

被访者是否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解决困境：线下交流解决、线上交流解决。加总后的变量均值为1.32，取

值越大说明解决困境的办法越多。

常态维持。疫情期间能否保持常态生活方式，这不但是人们应对疫情和自我调适的关键所在，且常

态生活方式是一个内容丰富、边界宽松的概念，有多种测量手段。我们的理论立场是，如果疫情影响了

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常态，那么必将引发家庭关系的显著变化；换言之，保持家庭关系是维持生活常态的

指示器。因此，我们在调查中询问被访者在疫情期间是否会有“家庭关系紧张”所带来的压力，得到二分

变量：1=家庭关系无变化，占 87.2%，0=家庭关系紧张，占 12.8%，这说明疫情影响了部分家庭的家庭关

系，破坏了家庭的生活常态。

积极心态。受疫情的影响，个人的社会心态会随着疫情的发展和生活状态的变化而改变，保持积极

心态是应对疫情的重要指标。因此，本研究询问被访者疫情期间乐观和平静两种心态的出现频率，将两

种心态转换为0-1变量，其中1=经常、有时出现，0=偶尔、从未出现，加总后得到积极心态的定序变量，均

值为1.69，说明疫情期间的社会心态仍然比较积极乐观。

主观幸福。如果能够平稳渡过疫情，除了保持积极心态之外，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幸福感保持在原来

水平，甚至有所提升。因此，调查中询问被访者“疫情发生以来，您自己生活的幸福感有何变化”。回答

幸福感提高的被访者占41.2%，最终得到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2的定序变量，均值为1.26，该变量的取值

越高，说明疫情期间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

其次是自变量。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是疫情背景下的社会资本。由于线上调查的空间限制，不能

全面测量社会资本的各个维度，因此本文主要考察个体层面的内聚和外联社会资本，设计了两个模块。

第一个模块测量内聚社会资本，变量命名为关系交往紧密性。家庭是产生内聚社会资本的主要场

域，特别是面对疫情、灾害等风险时，家庭关系的规模较小、强关系多、同质性高，组成的核心网络可以带

来更强的归属感，有利于人们在疫情、灾害中获得非正式支持［10］（P164-187）。本模块的测量题器包括：

疫情期间参加家务劳动的时间、疫情期间的夫妻交流频率、疫情期间的夫妻关系变化、疫情期间其他家

庭成员（父母、子女等）的关系变化、疫情期间与好友的线上交流频率。每个变量均用5点量表测量，加总

后得到均值为12.32、标准差为2.81、取值范围在0到15之间的定距变量。定距变量的取值越大，说明个

人的关系交往紧密性越高。

第二个模块测量外联社会资本，变量命名为资讯来源异质性。根据帕特南对社会资本的测量逻辑，

只要个人通过任何渠道与社会结构发生互动，无论是信息沟通、个人参与，还是双向互动，这些信息渠道

都被视为社会资本。在信息时代，人际联系不再像往常那样依赖当面交往，网络虚拟空间的“缺位交往”

已经成为重要的交往形式，所以我们测量外联社会资本时特别关注网络社交和网络资讯来源，测量题器

包括：疫情资讯来源是否通过社交软件（微信、QQ等）、社交网络平台（微博、知乎等）、电视和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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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资讯平台（今日头条、网易新闻等），每个变量均是0-1定类变量，加总后得到均值为2.83、标准差为

0.96、取值范围在0到4之间的定距变量，信度检验的alpha系数为0.67。该变量的取值越大，说明个人的

疫情资讯来源异质性越高。

最后是控制变量。疫情期间的物理隔离情况也是重要变量之一，因此我们在调查中询问被访者疫

情期间与朋友外出聚会的频率。由于线上调查的问卷长度和填答时间有限，无法加入过多的个人特征

变量，所以此次调查选取了最能代表个人特征以及社会经济地位的5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分别是性别、

年龄、教育程度、职业和家庭年收入。

五、实证分析结果

基于微信用户调查数据，本节使用多元回归模型，依次检验保持健康、维持常态、平稳过渡等三个研

究假设。虽然这些模型同时纳入了问卷回答者个人特征等控制变量（见表1），出于篇幅考虑这些变量的

回归系数未予展示。作者对于模型分析结果的解释，聚焦于关系交往紧密性、资讯来源异质性和物理隔

离效果三个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影响。

（一）保持健康假设的检验

表2展示了社会资本对疫情期间保持健康的影响。疫情期间，病毒感染风险是影响身体健康的关键

要素，所以被访者对身边感染情况的感知是分析的第一步，由模型1（社会资本变量）和模型2（加入控制

变量）来完成。第二步是身体健康变化，由模型3（社会资本变量）和模型4（加入控制变量）来完成。第三

步是在模型4的基础上加入感染知情变量，由模型5来完成。五个模型的因变量都是二维变量，均使用

Logit模型开展统计分析。

表2 社会资本对保持健康的影响

变量

感染知情

关系交往紧密性

资讯来源异质性

隔离效果

控制变量

常数项

Log Likelihood

样本量

模型1

感染知情

（Logit）

/

0.07***

0.09*

/

略

-2.30***

-1629.50

3009

模型2

感染知情

（Logit）

/

0.05**

0.09*

-0.12**

略

-0.38

-1579.14

2998

模型3

健康变化

（Logit）

/

0.05**

-0.02

/

略

0.79***

-1507.29

3009

模型4

健康变化

（Logit）

/

0.05*

-0.02

0.14**

略

-2.31**

-1442.18

2998

模型5

健康变化

（Logit）

-0.56***

0.05**

-0.01

0.13**

略

-2.07**

-1428.50

2998

注：*** p<0.001, ** p<0.01, * p<0.05。

模型1显示，社会资本的两个变量——关系交往紧密性和资讯来源异质性——对于感染知情都有正

向显著影响。这揭示出两个规律：其一，疫情期间，被访者与其核心网络成员之间的交往越紧密，对于身

边疫情感染情况的关心程度就越高，所了解的感染病例和疑似病例就越多，因此感染知情程度也越高；

模型系数表明，关系紧密性每提升一个单位，则感染知情几率提升7.3%（℮0.07-1）。其二，疫情期间，被访

者获取信息的途径越多，预示着交往越广泛，认识的感染者数量相对越多，因此感染知情程度也越高。

模型系数表明，资讯来源异质性每提升一个单位，感染知情几率提升9.4%（℮0.09-1）。

模型2显示，隔离效果越好，感染知情程度越低；物理隔离有效地控制了疫情发展；男性的感染知情

程度高于女性；虽然年龄和教育程度对感染知情没有影响，但是蓝领的感染知情程度最高，白领和雇主

次之，无业人员最低；而在收入阶层之间，中低收入层的感染知情程度最低，低收入层和较高收入层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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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感染知情程度上没有任何差别。在控制了上述变量之后，社会资本的两个变量系数仍然正向显著，说

明社会资本对于感染知情的影响具有稳健性。

模型3显示，在社会资本的两个变量之间，关系交往紧密性对于健康变化有正向显著的影响，而资讯

来源异质性对健康变化没有任何影响。这说明，影响身体健康状况的是内聚社会资本，而不是外联社会

资本：疫情期间与家人、朋友的联系越多越紧密，对于自身的健康状况评价越好。具体来说，关系紧密性

每提升一个单位，保持健康的几率提升5.1%（℮0.05-1）。

在增加了控制变量后，社会资本的两个变量的系数没有发生质的变化（见模型4），关系交往紧密性

仍然正向显著，资讯来源异质性的系数仍然接近于零，这些都说明模型3结果的稳健性。控制变量对于

健康变化的影响不是本文的研究重点，但其结果需解释如下。首先，隔离效果对于健康变化的影响正向

显著，说明疫情期间的物理效果越好，则人们对于自身的健康评价也越高。其次，在个人特征方面，女性

保持健康的几率显著高于男性，青年显著高于中年和老年。最后，三个社会分层变量的系数显示，虽然

教育和职业对于健康变化没有任何影响，但是收入对于健康变化的影响是显著的，总趋势是收入水平越

高，保持身体健康的概率越大。

模型5将感染知情作为自变量纳入分析，是健康变化的综合分析模型。结合模型1-4的分析结果，

我们获得三项研究发现：其一，社会资本对于健康变化存在直接的积极影响，主要来自内聚社会资本的

作用。与模型4相比，社会资本的两个变量对于健康变化变量的影响系数和显著度未发生质的变化。其

二，感染知情变量负向显著，说明身边的感染者越少，则面临的疫情风险越低，保持健康的几率也就越

高。其三，通过感染知情变量的负向显著作用，社会资本的两个变量对于健康变化产生间接影响。综合

三项结果可以发现，内聚社会资本是疫情期间人们保持健康的最重要的社会机制。虽然外联社会资本

可以带来更多的疫情信息，但对健康变化并不发生直接的影响，而由于它会提升感染知情的程度，所以

为了避免感染、保持健康，需要增加内聚社会资本，即通过亲友之间的沟通与互助，使人们得到核心关系

圈的社会支持，才能寻找更多的应对办法，抵御疫情带来的风险。因此，表 2 的核心分析结果支持

假设1。

（二）维持常态假设的检验

表3呈现的是社会资本对维持常态的影响。其中，模型6和模型7为社会资本对于困境解决的影响，

使用Ologit模型进行分析。模型8和模型9为社会资本对于家庭关系的影响，使用Logit模型进行分析。

模型10将困境解决作为自变量加入模型分析，进一步考察对家庭关系的影响。

表3 社会资本对维持常态的影响

变量

困境解决

关系交往紧密性

资讯来源异质性

隔离效果

控制变量

cut1

cut2

常数项

Log Likelihood

样本量

模型6

困境解决

（Ologit）

/

0.12***

0.18***

/

略

-0.24

2.34***

/

-2797.30

3009

模型7

困境解决

（Ologit）

/

0.12***

0.18***

0.00

略

-0.75

1.86***

/

-2760.90

2998

模型8

家庭关系

（Logit）

/

0.17***

0.02

/

略

/

/

-0.09

-1108.79

3007

模型9

家庭关系

（Logit）

/

0.14***

0.00

0.15**

略

/

/

-0.81

-1091.96

2996

模型10

家庭关系

（Logit）

0.10

0.14***

-0.00

0.15**

略

/

/

-0.91

-1091.27

2996

注：*** p<0.001, ** p<0.01, *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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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6显示关系交往紧密性和资讯来源异质性对于解决困境都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说明疫情期间

个人之间的交往越紧密，则困境解决途径也越多；获取信息的途径越多，也会有更多的困境解决途径。

模型7引入控制变量后社会资本变量的系数未发生质变，说明存在直接和独立影响。同时，隔离效果变

量对于困境解决途径的系数不显著，说明物理隔离并不能帮助人们解决生活上的困境；蓝领职业的平均

网上交流时间显著超过白领和雇主，所以他们对于困境解决的途径也显著多于后者；收入对于困境解决

的影响并不是线性的：虽然总体上看，收入越高则经济能力越强，解决困境的办法也越多，但是最高收入

阶层（＞30万元）的该项系数不显著，其行为含义需要深入研究。

由模型8可知，关系交往紧密性对于家庭关系有正向显著的影响，而资讯来源异质性对于家庭关系

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疫情期间与家人、朋友交往的紧密性带来的内聚社会资本会显著改善家庭关

系，关系紧密性每提升一个单位，则家庭关系维持常态的几率增加18.2%（℮0.17-1）。引入控制变量后关系

交往紧密性变量的系数略有下降，但仍然正向显著（见模型9），说明内聚社会资本对于家庭关系具有直

接的独立影响。同时，隔离效果变量的系数正向显著，说明物理隔离效果越好，越有助于维持家庭关系。

模型10显示，当“困境解决”作为新的自变量进入模型之后，两个社会资本变量的系数大小和显著性

维持原状，说明内聚社会资本对于家庭关系的影响独立且显著，对人们在疫情期间维持生活常态有着正

向的积极影响，假设2成立。同时，困境解决变量在模型中的系数不显著，说明疫情期间的困境解决途径

对于家庭关系的变化没有影响。这表明，在疫情期间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时，社会资本的内聚性与外联性

可以带来更多的情感和信息，帮助人们解决困难。在面对疫情带来的新危机时，仅解决眼前的困境已经

不够，需要更多的情感沟通提升关系紧密性，此时内聚社会资本对于维持生活常态起到重要作用。

（三）平稳过渡假设的检验

社会资本是否有助于人们提高积极心态，保持幸福感，从而较为平稳地渡过疫情？表4的模型11和

模型12展示了社会资本对于积极心态的影响，模型13和模型14展示了社会资本对于幸福感的影响，模

型15是在模型14的基础上增加了积极心态作为自变量，考察它对幸福感的影响。

模型11显示，社会资本的两个变量对于积极心态的影响均正向显著，说明疫情期间的内聚型和外联

型社会资本都可以提升个人的积极心态。模型12引入了控制变量以后，两个系数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且

依然正向显著，说明社会资本对于积极心态具有独立影响。同时，隔离效果变量的系数正向显著，说明

有效的物理隔离可以带给人们安全感，从而提升积极心态。

模型13表明，关系交往紧密性对于主观幸福有正向显著的影响，而资讯来源异质性对于主观幸福的

表4 社会资本对平稳过渡的影响

变量

积极心态

关系交往紧密性

资讯来源异质性

隔离效果

控制变量

cut1

cut2

Log Likelihood

样本量

模型11

积极心态

（Ologit）

/

0.18***

0.18***

/

略

0.02

1.45***

-2005.12

3009

模型12

积极心态

（Ologit）

/

0.17***

0.18***

0.21***

略

0.70

2.15**

-1966.10

2998

模型13

主观幸福

（Ologit）

/

0.22***

0.03

/

略

0.89***

3.17***

-2885.90

3009

模型14

主观幸福

（Ologit）

/

0.22***

0.02

0.04

略

-0.27

2.05***

-2845.98

2998

模型15

主观幸福

（Ologit）

0.42***

0.21***

0.01

0.01

略

0.03

2.38***

-2823.74

2998

注：*** p<0.001, ** p<0.01, *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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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不显著。这说明，疫情期间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可以通过内聚社会资本的积累得到提升，但和外联社

会资本无关。模型14引入控制变量后，关系交往紧密性变量的系数几乎没有变化，这支持了内聚社会资

本影响的独立性。

由模型15的结果可知，将积极心态作为自变量纳入模型后，社会资本的两个系数和显著度几乎没有

发生变化，说明内聚社会资本对于主观幸福的影响独立且显著，对于疫情期间的平稳过渡有正向的积极

影响，假设3成立。同时，积极心态的系数正向显著，说明疫情期间的调整心态的重要性，心态越积极则

幸福感越高。这表明，社会资本对于心态的调整有积极作用，这种积极的心态同样可以帮助人们提升幸

福感，有助于危机调适，其中更重要的仍然是以紧密性为特征的内聚社会资本。

六、结论与讨论

新冠肺炎疫情是风险社会及其问题在当今世界的集中体现。本文聚焦个体和家庭面临的三项疫情

风险的挑战，通过对最新调查数据的分析，考察社会资本在迎接这些挑战中的作用，得到如下实证发现：

第一，疫情期间，关系交往紧密性和资讯来源异质性都将提高人们对于身边感染个案的知情程度，从而

导致对于自身健康状况的焦虑，而感染知情程度的提升导致自评健康状况的相对下降。但与此同时，关

系交往紧密程度越高，人们之间有助身体健康的积极互动和相互帮扶越到位，因而保持身体健康的几率

显著提升。这是内聚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第二，关系交往紧密性和资讯来源异质性不但显著增加个

体和家庭解决疫情困境的途径，而且关系交往紧密性还有力地维持了家庭关系不受疫情风险的影响，保

持家庭生活常态，再次彰显了内聚社会资本的特殊作用。第三，关系交往紧密性不但提升人们应对疫情

风险的积极心态，而且直接保持和加强人们的幸福感。与此同时，资讯来源异质性通过提升人们的积极

心态来间接地保持和加强人们的幸福感。

基于上述实证发现，本文得到两大研究结论：第一，在风险社会中，联系性依然发挥重要作用。贝克

所描述的具有后现代性特色的风险社会中，人们形成了超越阶级与地位的个体化趋势，但这种个体化并

不是孤立的原子化，人际互动与合作仍然是个体最基本的需求。当类似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风险来临，

个体化表现为物理层面的隔离状态时，可以对疫情的有效控制起到关键性的帮助作用；而当个体化表现

为社会层面的个人状态时，则体现出人与人之间相互帮扶、相互救助、相互支持的重要性，这正是社会资

本的主要功能。第二，社会资本是应对和调适疫情风险的有效社会机制。其中，内聚社会资本的作用是

直接的、正向的、稳健的。我们考察了疫情应对和调适的六个方面，从感染知情和健康变化，到困境解决

和常态维持，再到积极心态和主观幸福，以关系交往紧密性为特征的内聚社会资本对于每个方面均有直

接的正向作用，即使控制了被访者的个人特征变量和社会地位变量之后，它的作用仍然是持续显著的。

比较而言，以资讯来源异质性为特征的外联社会资本，其作用往往是间接的、不甚稳健的——它通过影

响感染知情来间接地影响健康变化，但是作用性质是负向的；它扩大了人们的困境解决途径，但对维持

生活常态不起作用；它提升人们的积极应对心态，由此影响人们的幸福感，作用性质是正向的。这说明，

以核心关系圈的紧密互动为特征的内聚社会资本，是我国人民防疫和抗疫的主导社会机制。

如何理解上述结论？长久以来，核心关系网络在国人的社会生活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30］（P3-

19）。在疫情风险的威胁下，内聚社会资本既是个体应对风险的安全网，能为人们保持身体健康、解决现

实困难、维持生活常态提供社会支持，同时又是在高度不确定性中维持本体性安全的定心丸，帮助个体

获取疫情信息、增强积极心态、平稳渡过疫情。内聚社会资本的测量不但包括了疫情期间夫妻家务劳动

的时间、家庭成员间的交流频率、关系变化等家庭内部关系的测量题器，还调查了与好友的线上交流频

率，这是信息社会背景下内聚社会资本测量上的创新。这意味着，当疫情带来的社会隔离切断了物理社

会联系，信息时代的内聚社会资本转而通过电子通信和社交媒体来打破这种隔离，保持核心关系圈的紧

密互动联系，避免风险社会的个体化危害和灾难的侵袭，发挥防疫和抗疫的积极作用。

··166



边燕杰 等：社会资本与疫情风险的应对

面对新冠疫情这类危及公共健康安全的风险，社会资本这一历久弥新的资源，仍然可以为个体的风

险应对与调适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当前，全球范围内的疫情防控仍不容松懈，当常态化疫情防控逐渐

成为持久战，加强对社会资本的培育也应该成为防疫和抗疫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一环。

必须说明的是，由于线上调查受到的限制，不能测量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对个体层面社会资本的

测量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可能影响相关数据分析和结论。在灾害社会学研究领域，从抗战时期的社会

救助，到合作化时期的村民救助，再到汶川震后的社区救助［12］（P76-83），中国社会资本抵御风险的功效

是通过亲友网络发挥作用的，体现出内聚社会资本的一般性原则。然而，外联社会资本表现为社区之外

的人际联系，用信息来源异质性加以测量是疫情期间物理隔离条件下相对有效的替代方法，但与外联社

会资本的传统内涵存在一定偏差。在未来的研究中，应通过扩大测量指标、增加测量效度和信度、追访

被访者等多种方式修正上述不足，以更准确地分析内聚和外联社会资本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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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Capital and Responsive Resistance to Epidemic Risk

Bian Yanjie，Miao Xiaolei，Lu Xiaolin，Ma Xulei，Guo Xiaoxian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OVID-19 pandemic is a manifestation of risk society. A new survey shows that social

capital as an effective social mechanism helps people keep physical health by increasing their coronavirus

awareness, maintain normal life by expanding ways of overcoming difficulties, and survive the epidemic by

developing their positive attitudes during the difficult times of the pandemic. The analysis also demonstrates

that bonding social capital characterized by intensified social interactions within core personal networks is

dominant with direct, positive, and robust effects, while bridging social capital characterized by heterogeneity

of information sources is supplementary, with indirect and inconsistent effects. The overarching message of

this study is insightful and inspiring. While physical isolation caused by measures of stay-at-home and com‐

munity lockdowns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may get people separated from one another, bonding and

bridging social capitals connect them through offline and online social contact, thus helping to maintain both

core personal networks and more distant alters, reducing individualization costs of risk society, and enhancing

people's social power to combat the epidemic.

Key words risk society; epidemic risks; social capital; risk management; cost of individ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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